
之前曾在 「香港文化節」 活動上多次

見過趙式慶，一米九的身高總給人一種壓

迫感。但今次與他一席話後，即被其亦剛

亦柔的文人情懷所打動，談香港非遺傳承

、說武術道義、講少數民族文化保育，皆

是侃侃而談，如數家珍，談至盡興處，如

講一位再熟悉不過的老朋友。

二○一五年，正值香港成立 「非遺辦

事處」 ，趙式慶的 「香港文化節」 成為辦

事處最早的合作夥伴之一。縱觀這五年的

發展，趙式慶總結道： 「從成立辦事處到

去年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 （ 『
非遺專項資助』 ），香港對非遺文化的保

育和教育，一直是慢慢往前推進的形式。

而在民間方面， 『香港文化節』 成為了展

示多項非遺文化的綜合性平台。」

耳濡目染傳統文化
在趙式慶眼中： 「香港是東西文化薈

萃的國際大都會，有很多值得保留的傳統

文化，特別是不少中華傳統文化是以香港

作為重要的傳承基地。」 為了扭轉港英政

府時期對保育本地非遺的漠視， 「香港文

化節」 令以往總是存在於通識常識中的武

術文化、客家舞麒麟、獅劇藝術、木偶戲

、南音等，都以可參與的市集形式，活現

在公眾眼前。

今年是 「香港文化節」 踏入第五個年

頭，除卻一如既往推介本地非遺之外，還

與韓國、日本展開互動，不僅有韓國僧侶

表演法鼓，亦展示一百件日本非遺文化傳

承人製作的陶瓷、金屬製品、漆器、木製

品及紡織品等， 「香港是亞洲文化輸入內

地的重要樞紐，所以我們今年在挑選節目

時，選擇了與中華傳統文化之文化精神、

審美角度更為貼合的日本及韓國非遺文化

。」 趙式慶說。

商業家族出身，留學英國，卻對中華

傳統文化情有獨鍾，實在不多見。趙式慶

笑談源於自己有一位同樣熱愛中國傳統文

化的爺爺趙從衍， 「爺爺十分喜歡傳統文

化及藝術，家中有一個大庭院，當時一些

知名畫家、戲曲家會經常來庭院中與他暢

談，久而久之，我就耳濡目染了中華傳統

文化。」
趙式慶憶述： 「留學英國時，我最好

的科目便是文科，並修讀哲學，大學畢業

後，我對商業興趣全無，就於千禧年初去

了東北和內蒙古，當時就連聯合國還沒有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但我已經深深愛上了當地的少數民族文

化，了解他們的語言、歌舞、民族回憶，

乃至獵人在森林中打獵的知識，如此種種

，可視為我文化工作的起點。」

深入三少民族地區
在邊疆地區遊走，趙式慶看到了另一

番景色、體會到了另一種生活方式： 「在
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人與天地的距離是

那樣近，牧民與動物之間互相守護，與大

自然共生。人們的生活很匱乏，但他們的

精神世界卻可以很充實、很簡單，令我大

為感動。」 故而，他形容在內蒙古從事文

化保育的工作，源自一種自然而然的吸

引力。

遠離大城市的喧囂，褪去歲月的浮

華，少數民族歷史及非遺文化最令他

着迷的，正是其真善美的真諦，當他

帶領一班學生做田野調查時，更感嘆少

數民族口述歷史的珍貴性， 「以鄂倫春

族為例，他們人口少，很多文化記憶和

歷史都無法保留，我們就想用口述歷史的

方式留住他們的民族歷史和文化，留下更

多珍貴的資料。倘若它們因為缺乏愛護，

而湮沒於時間中的話，是非常可惜的。」
記者打定主意想聽他講多些自己在內

蒙古做過的事情，趙式慶笑言： 「只怕是

兩個小時都說不完。」 很多人在提起趙式

慶時，想到的是其顯赫的家世、習武的經

歷，甚少人知道他還長期從事人類學的研

究工作，並於二○○四年在香港創辦鄂倫

春基金會，致力於鄂倫春瀕危文化遺產的

保護。二○一七年他更與香港理工大學教

授一起率領香港理工大學眾學子深入三少

民族，即鄂倫春族、鄂溫克族和達斡爾

族地區，訪談記錄鄂倫春獵民的個人口

述史，編成《山上啊山上（附鄂倫春田

野日記鄂倫春獵民口述史）》一書，

成為了研究鄂倫春與三少民族的寶貴

資料。

在香港積極推動非遺文化的弘揚和

發展，在內地的邊疆地區留住瀕危的少

數民族文化，趙式慶認為在熱忱之外，更

要明白非遺文化在當今社會的重要性： 「
在社會發展的進程當中，忘本、忘記歷史

，就不會認識將來，找不到前行的方向。

不論在任何時候、任何國家，非遺的傳承

都應與教育相結合，如此才能培養年輕一

代應有的價值觀和思考模式。」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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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眼中，出身於香港名門望族的貴公子，必有一套屬於他的
商業發展軌跡。但香港船王趙從衍之孫、非物質文化遺產地脈協會主
席趙式慶在家族事業之外，更醉心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僅於二○一五
年在本港創立 「香港文化節」 ，積極推動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育
和傳承，還在內蒙古追尋鄂倫春族文化，成立 「鄂倫春族基金會」
以幫助當地人保護瀕危的文化遺產。在其內心深處，那些在歷史長河
中逐漸淡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記憶，最是值得保存與珍視。

十月底的一個午後，記者在香港文

化中心露天廣場看了一齣由 「香港文化節

」 主辦獅劇《笑佛戲獅》，香港龍獅麒麟

貔貅體育總會主席譚定邦扮演 「大頭佛」
，手執一把大蒲扇，引導舞台上的獅子去

「採摘」 一朵花，互動過程中笑料不斷，

惹人莞爾。

香港本地已經很多年不上演獅劇，

今次則令獅劇文化再次走入公眾視線。

譚定邦在接受記者專訪時道： 「獅劇歷

史悠久，對表演者的武學根基要求很

高。如今上演獅劇，也是想為裹挾在

戾氣中的香港人，帶去一份歡聲笑語

。」
舞獅藝術根植於廣東省，集舞蹈、

鼓樂、雜耍、功夫於一體，歷史源遠流

長，而獅劇更以武術為基礎，加上故事情

節、布景及道具等，是為一種說故事的戲

劇形式，分為舞獅及與其做對手戲的 「大
頭佛」 。彼時， 「大頭佛」 擔當引獅作用

，指引獅子 「踏青陣」 ，從 「入陣」 到 「
破陣」 而完成踩青（將懸掛在高處的生菜

或青菜等採摘下來），只為贏一份彩頭。

事實上， 「大頭佛」 不可或缺。譚

定邦介紹，演出時，舞獅人自有一套正確

路線，但 「大頭佛」 卻講究臨場應變，拯

救現場突發的情況。 「節目開始時，台上

的獅子仍在睡覺，大頭佛會先完成一整套

動作，之後會與獅子展開互動，彼此關係

如同 『馴獅人』 與獅子。過程中，觀眾可

見到雙方功架，只是伴隨演出時間縮短，

『馴獅人』 的戲分也會大幅壓縮。」
譚定邦告訴記者，香港獅劇最繁華

的時候是上世紀七十年代，隨後八十年代

式微，九十年代只有極少數的演出， 「沒
有人願意入行，練功架已經很辛苦，戴上

『大頭佛』 面具會感到悶氣，更別說要跑

跑跳跳，兼具還要有逗笑觀眾的感染力

。」
時代在不斷變化，一些非遺文化的

展演工序都要與時俱進，獅劇亦不例外，

「現時，人手不足，很多程序都已經簡化

了。就算有小朋友想來學習，也不會如我

們那個年代是從苦練基本功開始，更多的

只是因為一份興趣。」 談及傳承問題，即

使如譚師傅一般爽朗的人也擔憂起來， 「
我們都想留住這門藝術，但到底要去哪裏

尋找願意入行的年輕人？」
圖片：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獅劇裏􀎠大頭佛􀎡不可或缺

▲香港龍獅麒麟貔貅體育總
會主席譚定邦

趙式慶八歲學功夫，每年都會在 「
香港文化節」 上增添功夫元素，如二○

一七年用3D動畫重現洪拳傳承，今年

又舉辦了第三屆國際嶺南洪拳節，向

普羅大眾推廣洪拳武術文化精髓。

「其實我最初的想法是展示中華武

術之博大精深。」 二○○八年，趙式慶

正式在香港推廣武術，其後，他發現武

術可以成為一個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

切入點， 「提起武術，人們會首先想到

一串關鍵詞：強身健體、搏擊、電影，

甚至是表演藝術，就是不會將其歸類文

化，視作非物質文化一部分。但其實武

術是了解中國文化最好的切入點。」 趙

式慶道。

趙式慶進一步闡釋： 「武術承載中

國人的精神，涵蓋儒釋道之精神，如中

國的劍術包含儒家精神、太極拳貫徹道

家的修身養性、少林拳又崇尚不以傷害

他人作為道義，是很典型的佛家精神。

正因如此，我最開始接觸武術的時候，

關注的是一招一式和門派研習，但現在

則更看重提升眼界。」
他認為武術的傳承需要在民間形成

系統性的認知，打破傳統門第觀念，學

精髓，而非只滿足於表面上的學習，「香
港需要更多有心人去進行文化構建，令

大家樹立正確的認知和學習方法。」
未來，趙式慶希望功夫能走回民間

，走近大眾生活，重新凝聚社群關係，

成為一張本地的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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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合影

▲趙式慶（右一）與一眾文化保育人士在鄂倫春自治
旗鄂倫春民族文化保護協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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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劉 毅

􀎠武術是了解中國文化的切入點􀎡

▲獅劇《笑佛戲獅》

所謂獅劇表演，即是以舞獅配合功夫
、樂器、風水等元素，呈現經典小說，如
《三國演義》等

「南音」 曾經流傳於上世紀二十年代
的香港，屬流行娛樂的一種。主要由失明
藝人演唱，歌詞基本反映社會草根生活圖
景。現已融入粵劇成為歌唱元素的一部分

中國木偶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上世
紀二十年代因大量廣東和福建的木偶劇團
四處巡迴演出，而傳入香港，分為杖頭木
偶、提線木偶、掌中木偶、皮影戲四大類


